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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文献学研究

关于敦煌文书 S． 5514 之定名

聂 志 军

摘 要: 通过对敦煌文书 S． 5514 和 S． 610《杂集时要用字》的对比考察，发现二者编

排体例相同，并在残存的能够对照的内容上高度吻合，区别在于 S． 5514 给大部分字词

进行了反切注音，因此可以定名为《杂集时要用字音》。此外，S． 5514 是目前发现的对

《杂集时要用字》进行系统注音的敦煌文书，反映了它当时在敦煌地区的实用性和流行

性，纠正了前人关于《杂集时要用字》没有音义注解的成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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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商务印书馆编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221 页。

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将 S． 5514 号敦煌文书

定名为《杂 字》并 有 说 明: “残 卷，体 例 略 同 前 卷，

唯有切 音。”［1］( p． 221 )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 年 重 印

时，对 新 发 现 的 原 书 部 分 错 漏 进 行 了 修 改，但 对

S． 5514 号敦煌文书的说明没有变化①。《敦 煌 宝

藏》也将 S． 5514 定名为《杂字》［2］( p． 202) 。《敦

煌学大辞典》在解释“杂字”和“注音杂字”两个条

目时，均列举 S． 5514 进行说明，其中“杂字”条目

下还有特别说明:“S． 5514 逐字注音，特具一格。”
［3］( p． 516 )《敦 煌 遗 书 总 目 索 引 新 编》对 S． 5514
提要如下: “窄 幅 纸。残 卷，体 例 略 同 前 卷，唯 有

切音”［4］( p． 170) ; 亦将此残卷命名为《杂字》，显

然沿袭《敦 煌 遗 书 总 目 索 引》、《敦 煌 宝 藏》的 定

名。《英藏敦煌文献 ( 汉 文 佛 经 以 外 部 分 ) 》第 七

册也收录该残卷，但与前人定名不同，该书将此残

卷定名为《失名字书》［5］( p． 213) ，虽未明确指出

是哪部字书，但 是 较 之 以 前 的《杂 字》，至 少 已 经

肯定了该残卷的性质是字书，这是 S． 5514 定名上

的一个较大的进步。
此外，颜廷亮的《敦煌文化的灵魂论纲》也涉

及 S． 5514 号 文 书: “在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生 活 方 面，

归义军时 期 的 敦 煌 地 区 也 是 取 则 于 中 原 腹 地 的

……语言文字上，不仅通用汉语言文字，而且大约

抄写于乾符六年( 879 年) 的《时要字样》( S． 5514
等) 还表明敦煌地区按照中原腹地范式进行过语

言文字 规 范 化 工 作。”［6］( p． 36 ) 按 照 颜 文 意 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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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． 5514 是《时要字样》之类字书中的一种，定名问

题似乎已经解决。但事实是否如此呢? 颜文不是

专门论述 S． 5514 的定名，原文有尾 注，注 明 这 一

观点引自张金泉的《论〈时要字样〉》。按图索骥，

查阅张金泉的《论〈时要字样〉》一文，却发现张文

是在讨论 S． 6208、S． 5731、S． 6117 三 种《时 要 字

样》抄卷，并没有涉及 S． 5514 号文书。与颜文引

文相关的论述是针对 S． 5731 的，原文如下:“5731
卷尾别有‘乾符六年已亥’的题字，按乾符是唐僖

宗年号，六年即公元 879 年。证明《时要字样》当

成于公元 879 年以前。”［7］( p． 81) 显然，颜廷亮在

引文过程中发生了差错。这一差错还造成了一定

影响，《英 藏 敦 煌 遗 书 研 究 按 号 索 引》在 S． 5514
条目下收录 了 颜 廷 亮 的《敦 煌 文 化 的 灵 魂 论 纲》
［8］( p． 1025) ，这一收录是不正确的，该书应在 S．
5514 条目下删除此文。

可见，自从《英 藏 敦 煌 文 献》将 S． 5514 定 名

为《失名字 书》之 后，对 它 的 定 名 研 究 再 无 进 展，

所谓与《时要字样》的关联乃是由于误引，并不可

信。本文拟对 S． 5514 的定名和性质 进 行 进 一 步

研究。
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，首先将 S． 5514 文字释

录如下①:

雷 路 回 雹 浦 角 覢( 闪) 电 堂 见 虹 胡 笼 霓 五 嵆 月晕 无 问

氏 ( 昏 ) 呼 昆 雺 莫 贡 晶 子 情 光 古 皇 晖 许 归 耀 弋 笑

霜 所 良 霰 丁 见 霁 子 计 晴 疾 盈 温 乌 浑 暾 地 昆

旱 何涝 物 灶 乾 古 寒 燥 苏 告 均 居 春 匀 半 均 风 方 隆 飏 与 章

邑( 浥) 莫 及失 入 奅 普 皂 地 徒 四 垆 落 胡 堧 垎 下 白 地

堤堰 于 建 豁 呼 话 崄

四肢 □比 支 骨 古 忽 骼 古 核 形 户 经
② 须 相 俞 鬓 必 忽

髯颔 胡 感 髻 古 诣 发 方 伐 髾 山 交 顶 丁 挺 奴 颔

胭项 胡 讲 发 鬛 良 涉 髭 即 移 须 颊 古 侠 颐 与 之

颜 古 彦古 盖 髑 徒 古 髅 落 侯 脑 奴 晧 眼 五 限 睑 居 俭

眉 武 悲 睫 紫 叶 喉 胡 沟 咙 卢 红 齿 昌 里 齗 半 斤 胸 许 容 臆 于 力

肘腋 羊 益 臂 毕 义 腕 乌 翫 肶 薄 迷 俎 嵆 膀 步 光 胱 古 皇

肋 卢 得 脅 虚 叶 跌 徒 结 腨 时 恋 跟 古 痕 踝 胡 瓦

装 侧 羊 束 书 蜀 祔 府 遇 伤 遇 襟 居 音 襕 落 干 衿 纽

带 都 盖 系 胡 计 于 霄 襻 普 慢 头 度 侯自 拱 都 了 複 方 六

裌 古 押 汗 户 旦 裤 古 军 袴 苦 故
③ 襦 日 朱 韈 望 发 靿 帛

居 侯强 免 篦 普 迷 镊 尼 辄 铰 古 孝 翦 子 贼 巧 交恪 八

唧 资 悉 呶 女 交 抨□ 毹 山 虞 匣 胡 甲 妆 奁 力 监 袥

鎗 楚 庚五 到 刷 所 劣 剉 麁 卧 乌 仓 镬 胡 郭 锅 古 和

钴摸 朗 又 莫 补 镑 普 郎 锯 铲镵 乾□□

鉜 步 侯 鏂 乌 侯 钮 女 久 

该卷首尾俱缺，起“雷 路 回”，讫“钮 女 久 ”，并且

“久 ”字已 不 全④。 久 字 下 面 还 有 两 字，仅 存 右

半，其中之一似可补为  ，余字已难识 认。此 卷

注音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反切注音。绝大多数字

下有切音( 没有切音的字详见以上录文) ，但是只

有反切上字和下字，并且没有通常韵书中习见的

“反”或者“切”字，其 中“摸 朗 又 莫 补”甚 至 还 提 供

了两个切音。字头与切音用不同字体书写，一目

了然。另一种是直音注音法，也就是用一个同音

字注音。这种注音法只有两处，一处是“巧 交”，另

一处是“抨□”，但 是 注 音 用 字 难 以 辨 认。从 字 与

字之间的意义联系来看，多数情况应为两字一组，

合成一词。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，该残卷的编排

是按意义进行的，表示同类事物的字编排在一起，

大致可分为气象、四肢、装束、工具等四类。当然，

也有文字错衍的情况，例如“唧 资 悉 呶 女 交”，其中的

“唧呶”形容 说 话 吞 吞 吐 吐、支 支 吾 吾，但 却 混 在

装束类里。“乾□□”与 工 具 无 关，却 混 在 工 具 类

里。此外还有些特殊情况，例如“匀 半 均”、“齗 半 斤”

显 然 不 是 注 音，而 是 从 字 形 结 构 上 对 该 字 进 行

解说。

总体来说，该残卷与敦煌字书《开蒙要训》等

在编排体例上有相似之处，都是按照事物类别把

同类词语编排在一起。为此笔者曾把残卷内容与

《开蒙要训》全 本 进 行 比 对，发 现 二 者 仅 有“雷 雹

覢电”、“颊 颐”、“肋 脅”、“襟 襕”、“襻”、“裤

袴”、“妆奁”等 词 条 吻 合，但 编 排 顺 序 不 一 致，其

它内容也全然不相符合，可以肯定二者并无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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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原卷中的繁体字、俗字改为相应的简体字。
此条目与前后文字并不连贯，底卷中“形”字下有一黑点，当为删字符号，为保持底本原貌照录。
底卷“袴”字下有删字符号，“裤”与“袴”同，为保持底本原貌照录。
从底本体例看，不全之字应为“钮”的反切下字。钮，《广韵》: 女久切。根据残留部分推测此字为“久”。



联系①。但笔者发现，该 残 卷 内 容 与 敦 煌 写 本 S．
610《杂集 时 要 用 字》高 度 吻 合。为 说 明 问 题，将

S． 610 释录如下②:

杂集时要用字壹阡叁伯( 佰) 言 二仪部第一

乾 西 北 方 坤 西 南 方 巽 东 南 方 艮 东 北 方 离 西 北 方 兑 西 方

震 东 方 坎 北 方 雷雹 覢( 闪) 电 霹雳 昏暗

虹霞 晖曜 雾露 霁晴 霜霰 冰冻 冷暖

暄暑 温凉 澡浴 洁净 扫洒 厅馆 拂拭

埃尘 西园 命友 东阁 延宾

衣服部第二

服饰 袝 裆 裙帔 裮袄 袹複 褾袖

襟襕 袍被 领纫 腰襻 袜乳 裙 幪纱

罗縠

锦绮 绵絮 头 儭汗 衫袴 抱肚 半臂

裈襦 腰周 捶膊 冠帻 革带 针线 补缀

缝绽  纥 妨( 纺) 绢

音乐部第三

琵 琶 筝 笛 箜 篌 筚 篥 欱 笙 笳 箫 锺

( 鐘) 铃 声铎 损( 埙) 箎 池 击筑 弹

担弦 剔拨 拊拍 琴瑟 鼓 角 吹 羸 ( 擂)

赞咏 讽诵 歌舞 叫唤 譀 诃喝

把 S． 5514 和 S． 610 两相对照，就会发 现: 1．
S． 5514 关 于 工 具 的 内 容，由 于 S． 610 尾 缺，因 而

二者无从对 比; S． 610“二 仪 部 第 一”中 关 于 八 卦

方位与“音 乐 部 第 三”的 内 容，由 于 S． 5514 首 尾

俱缺，因 而 也 无 从 对 比。但 是 其 余 内 容，也 就 是

S． 5514 关于气 象 类、装 束 类 的 字 词 与 S． 610“二

仪部第一”、“衣服部第二”中的字词，存在着高度

吻合 的 现 象，特 别 是“雷 雹”、“覢 ( 闪 ) 电”、“晖

曜”、“霁晴”、“霜霰”、“袝”、“襟襕”、“腰襻”、
“袹複”等 九 条 完 全 相 同，而“氏 ( 昏 ) 雺”与“昏

暗”、“虹霓”与“虹霞”、“温暾”与“温 凉”也 非 常

相近( 详见以上录文) 。
当然，二者 也 有 一 些 区 别。S． 610 是 明 确 按

意义进行 分 部，并 且 底 本 原 题 为《杂 集 时 要 用 字

一卷》，文书的名称与性质十分明 确。类 似 的 还

有 S． 3227、S． 3836、S． 6208、P． 3391、дх02822 等编

号文书。其中 дх02822 最为完整，按义类分为 20

部，立有类名，内容十分丰富，反映了写本当时的

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关系、民众生活等各个

方面的历史面貌和背景，所涉及学科领域相当广

泛［9］( p． 41 ) 。而 S． 5514 由于前后均缺，不能肯

定“雷 路 回”之 前 是 否 有 类 似 于 文 中“四 肢”、“装

束”那样用 来 分 类 的 字 词，并 且 文 中 工 具 类 意 义

字词起 首 也 没 有 出 现 诸 如“工 具”这 样 的 字 眼。

因此，此前文中出现的“四肢”、“装 束”是 否 具 有

编排分类作用也不能确定。

尽管 S． 5514 和 S． 610 内容并不完全相同，但

仍可认为二者存在紧密联系，是同一性质的文书。

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《杂集时要用字》的特殊性

质决定的。长 期 以 来，学 界 一 般 把《杂 集 时 要 用

字》视为《俗物要名林》的无注简本或条目表。马

德特别指出，《杂 集 时 要 用 字》的 主 要 意 义 是“时

要”二字，用 现 代 人 的 说 法，就 是 适 应 时 代 需 要，

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上各种事物的认识程度和

水平。作为常用字词，它还有各种场合的交际用

语，可以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活动中

的规范语 言。而 且 其 标 题 已 经 表 明，是“时 要”
“用字”之“杂集”，即当时需要和常用的各种词汇

的辑录。当然，从现存的《杂集时要用字》的几种

写本看，不同时期的写本在内容上有所不同。这

是因为，既然是“时要”，语言就会因时而异，这也

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早期写

本虽然分类较细，但所收词汇在数量方面远不及

后来者，即是明证。所以，无论哪个时期的《杂集

时要用字》，都是当时社会的记录，除了可供研究

词汇史及唐宋口语之用外，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经

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民族关系、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

宝贵材料［9］( p． 41)。由此看来，《杂集时要用字》

是当时人 们 根 据 日 常 生 活 的 需 要，选 取 一 些“时

用”的字 词 编 纂 成 册，逐 渐 成 为 通 行 的 字 书。随

着人们对该书的使用越来越多，影响力不断扩大，

不但可以满足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们的需要，

甚至有可 能 成 为 儿 童 发 蒙 的 教 材，成 为 与《开 蒙

要训》、《千字文》等一样的蒙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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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参见张新朋《敦煌写本〈开蒙要训〉研究》，浙江大学 2008 年博士论文，第 88 － 90 页。
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《英藏敦煌文献》( 第二册) ，四川人民出版 社 1990 年 版，第 70 页; 录 文 参

考郝春文主编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》( 第三卷) 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277 － 278 页。



既然敦煌写本 S． 610 与此卷内容及形式均有

相似 之 处，而 前 者 原 卷 上 有 题 名《杂 集 时 要 用

字》，此卷在前者基础上又增加了反切注音，因此

可以定名 为《杂 集 时 要 用 字 音》。按 照 马 德 的 研

究，此前 有 两 种 版 本 的《杂 集 时 要 用 字》，条 列

如下:

第一种是 S． 610、S． 3227、S． 3836、S． 6208、P．
3391 等编号文书。这些卷子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

都是由敦煌藏经洞所出。除 S． 610 卷首有“杂集

时用要字壹阡叁 伯 ( 佰) 言”的 题 名 外，其 余 各 编

号文书均是残卷。
第二种是 дх02822 文书。此件为鄂登堡搜集

品，时间较前类更晚，应为西夏时期写本，但目前

尚未发现有具体出自何处的详细记录。马德推测

可能出自莫高窟北区，并且为了表示区别，将其定

名为《敦煌新本〈杂集时要用字〉》［9］( p． 41)。
S． 5514 与 前 两 种 文 书 的 区 别 在 于 增 加 了 反

切注音，因此可以说是《杂集时要用字》的一个新

版本。如前所述，《敦煌学大辞典》、《敦煌遗书总

目索引新 编》已 经 注 意 到 这 一 点，只 是 不 知 该 文

书的本来面貌是《杂集时要用字》。与此相反，马

德认为前两种《杂集时要用字》比《俗 物 要 名 林》
要简略，并且指出前两种《杂集时要用字》是没有

音义注解的 ［9］( p． 41 ) 。需 要 特 别 指 出 的 是，严

格来说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S． 610“音乐部第三”
中“损( 埙) 箎 池”条 目 下 其 实 有 一 个 小 写 的“池”
字。验之原卷，“池”字 墨 迹 较 淡，但 书 法 特 点 与

正文是一致的。从字距看，此字处于两字中间，并

不是在旁边增补的，显然是与正文一次写成而不

是后来增加的［10］( p． 70) 。这种注音方式其实是

比较传统的直音注音法，“箎”与“池”读 音 相 同。
系统地给《杂集时要用字》用反切注音，根据目前

掌握的材料情况来看，只有敦煌写本 S． 5514。因

此，将此残卷 重 新 定 名 为《杂 集 时 要 用 字 音》，可

以说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。当然，我们仍然期

待着能够发 现 可 以 对《杂 集 时 要 用 字》进 行 音 义

注解的新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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